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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研究耶稣会画家郎世宁（本名：朱塞佩·伽斯底里奥内）与中国1662-1796年间
在位的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的精神友谊。郎世宁的多幅经典画作、诸多史料记载
以及皇帝在郎世宁作品上的诗文题词，无一不是他们深厚友谊的见证。这种友谊符合11
世纪熙笃会教士圣埃尔雷得对“精神友谊” 的定义和描述。无论从现实层面还是精神层
面，无论从传统中国视角还是西欧视角，精神友谊意味着其中一方能够洞察另一方深层
次的内心需求。有人认为，郎世宁正是抱着这样的同理心接近皇帝的心灵和思想，这样
他才能分享皇帝的内心世界，他的情感、喜悦甚至悲伤，无需言语交流，在绢本中融入
丰富的精神体验，创作出令读者（皇帝）满意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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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绘精神友谊
郎世宁与康雍乾三位皇帝

2
018年9月，《环球时报》发表了题为“
朱塞佩·伽斯底里奥内，现代外交的
榜样”的文章。文章开篇说朱塞佩·伽

斯底里奥内的名字在西方鲜为人知，但在中
国其中文名郎世宁却家喻户晓、备受敬仰，
意为“世世代代和平安宁或举世安宁”。郎
世宁长途跋涉、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为促进
中西方互相了解建立起桥梁。他不屑于教会
内部的尔虞我诈，不像那些目光短浅的从未
踏足东方的教会高层，他的精美作品以及对
中国文化史的贡献“激起了中国人民最崇高
的敬意和尊重”。他用自己的画笔与皇帝交
好，与皇帝对话，更重要的是，传达美的真
谛：康雍乾三帝宫廷安宁之美（康熙（1662-
1722），雍正（1723-1736），乾隆（1736-
1796））。

虽然总有人坚称郎世宁是被迫关在紫禁
城作画，但我本人更愿意相信郎世宁作为一
名耶稣会士是绝对不会违背自己的意愿的。
我同意弗朗西斯科·沃斯拉的说法，他曾对
郎世宁对信仰的忠贞不渝做了详细描述（安

德烈尼、沃斯拉，101-122页）。正是这种
精神给了郎世宁勇气，让他经受住“礼仪之
争”1的狂风暴雨，一边在宫廷画室作画，一
边坚持与七位教士同胞联络。乾隆曾在郎世
宁的作品上题词点评。这位内心平和的画家
似乎与每一位皇帝都结成了亲密的友谊。实
际上，郎世宁死后，乾隆皇帝追加封赏，并
为他在京城举办了一场盛大的葬礼。

1 17世纪至18世纪西方天主教传教士就中国传统礼仪是否
与天主教义相容发生的争论，从而和清王朝在学术和政治上发生的
冲突。

精神友谊

什么是精神友谊？11世纪熙笃会教士圣
埃尔雷得认为，（属灵）精神朋友是可以互
相分享灵魂的人，人的一生中也许只有一到
两个这样的朋友（圣埃尔雷得，1163/2010）
。精神友谊包括今天称为实践层面的“精神
导引”。根据依纳爵灵修的传统，（郎世宁
所属的）耶稣会的灵性包括：互相分享感官
领悟的精神体验，观察者可进入场景中，成
为故事的一部分，甚至频繁地变换各个角色

的不同视角。感官体验与个人对周边世界的
体验融为一体，深化了个人对上帝、对良善
的深刻体悟。

“我的朋友必须是我们相互的爱的守
卫者，甚至是我的灵魂的守卫者，他
必须对我内心所有的秘密保持忠贞，
保持缄默，无论他发现什么问题，他
都会用尽全力纠正它，或忍耐它。我
欢喜时，他欢喜；我悲伤时，他悲
伤。”（圣埃尔雷得，第32页）

郎世宁刚进入宫廷的前几年，也曾竭力
向大清皇帝传教。1723年，抵京仅仅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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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郎世宁的人物肖像画，
我们发现他非常清楚自己的
皇帝朋友的喜好，不仅如
此，借助内心体悟与耳濡目
染，他也能准确了解自己的

绘画对象的喜好。



郎世宁即作成《聚瑞图》，这幅画承载了丰
富的精神象征，不同于同时期欧洲盛行的用
鲜花象征生命易逝的虚空派画作，这幅画很
容易被中国人理解。郎世宁曾与耶稣会画家
丹尼尔·西格斯（1590-1661）和安德烈•波
佐（1642-1709）一同学习绘画，两人习惯
用花朵的形象比喻生命的短暂和残忍（夏伯
嘉，第154页；威特科尔、杰夫，第8页；法

焦利、阿利桑得欧、沃斯拉，133-136页）
。“这是贤者的标志，他们常常思索崇高
且艰涩的事物，所以他们要么得到自己想要
的，要么更清楚地理解并认识自己想要什
么”（圣埃尔雷得，第60页）

实际上圣埃尔雷得笔下的“精神友谊”
是一种融入了上帝之爱，或我们通常所说的
神性的友谊。在皇帝心里，他坚信自己就是
神。这种有关“我和你”的身份认知很自然
地贯穿于郎世宁与三位皇帝的交往过程中，

也许正反映了精神友谊的特征。
透过郎世宁的人物肖像画，我们发现

他非常清楚自己的皇帝朋友的喜好。不仅
如此，借助内心体悟与耳濡目染，他也能

准确了解自己的绘画对象的喜好。郎世宁刚
到中国时，年仅27岁。而他服侍的第一个皇
帝康熙，当时已经43岁。康熙是个沉稳好学
的人，与雍正、乾隆相比甚为朴素。他对学
习新知识、翻译文学作品很感兴趣，他还善
于看到不同学科之间的联系。所有的这些品
质都与《学习纲领》（1599）（耶稣会主要
教育纲领）提倡的耶稣会教育信条——不谋

而合。或许正是这一纲领，在郎世宁来华之
前，在热那亚、科英布拉学习之时，塑造了
他的个人品性。也正是这一纲领，帮助郎世
宁更好地找到与皇帝的共同点，了解康熙皇
帝的目标和渴望。也许郎世宁并没有做好当
皇帝的精神导师的准备，但在皇帝眼里，他
可以成为可信赖的伙伴、其他宫廷画师的老
师。郎世宁的精神智慧会随着时间，随着时
代的坎坷发展逐渐增长。

深刻的洞察和卷轴的作用

一个好的精神导师、精神伙伴应当具备
两种品质：深度和洞察力，这样才能看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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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raits of the Qianlong Emperor and His Twelve Consorts | 1736 - c. 1770s  Giuseppe Castiglione  
and others | Cleveland Museum of Art.



伴看到的，分享同伴的思想。郎世宁不得不
掌握新的观察视角，同时又不丢弃上帝的视
角。他在中西交流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持久深
入的研究并仔细观察，通过分享对方的视角

得到了成长。
中西方看事情的视角相差很大。西方看

问题，通常站在某时某地某一场景的某一点
上，而中方看问题可能有多个角度，同样一
个场景，站的位置不同，角度就不同。时间
的前后关系并不重要。几件事情可以同时发
生在一幅卷轴里，代表寻常生活某一天的生
活场景。

11世纪的郭熙、郭思曾在《林泉高致》
（纵情林泉，抱负高远）(约 1050/1957)一
文中提到，在传统的中国画里，至少三个视
角——前景、中景和远景，可以同时出现在
一幅画里。山有三远，自山望山巅，谓之高
远。从山前看山后，谓之深远。由近山望远
山，谓之平远。在皇帝眼中，他恰恰希望自
己的广阔疆土以这种方式展开，换句话说，

他希望郎世宁能用自己的眼光，用和自己一
样的方式看世界（柯娇燕，1999）。至少，
皇帝要对自己目光所及之处的疆土有视觉上
的掌控权，想象力的掌控权。他希望自己的
疆土像一幕正在上演的戏剧，或一页鲜活的
文本，有圣经般的神圣意味。西方视角是线
性的，只有观察点以内的才是作者希望我们
看到的，观察点以外的我们无需遐想。线性
视角同时伴随着对空间的几何理解，不过郎
世宁成功地摆脱了这些限制。实际上他的精
神修炼实践——依纳爵灵修的核心，就是要
创造一种情境，让人自由地使用并变换场景
中各个角色的不同视角。精神修炼赋予他变
换视角的能力，允许他站在不同的角度探索
世界，就像他在创作中国画时，采用的正是
皇帝本人的视角。

在一幅中国卷轴画里，许多场景可以同
时出现。打开一幅卷轴画，我们将视线定格
在某一部分，某个动作，某个生活场景上，
然后我们移动，展开，定格新的焦点，新的
场景或视角。卷轴画更像是上帝对世界的打
量，喜悦与悲伤、欢笑与泪水、出生与死
亡，所有这些都被上帝看在眼里。画家是上
帝的合作者，向读者揭示神性的存在，揭示
作品所蕴藏的主题精神，而这恰恰又是神性
的产物。“上帝努力在自己和自己的产物之
间建立伟大的友谊和爱”（圣埃尔雷得，第
74页）。

郎世宁大约三十五岁时，当时在位的雍
正皇帝命其创作《百骏图》。那是1723年，
郎世宁耗费五年的时间最终完成这幅绢本长
卷。百骏图纵长超过26英尺，被认为是郎世
宁最优秀的作品。最开始，雍正皇帝驳回了
郎世宁的第一稿，因为画中人物皆为裸体，
是郎世宁采用欧洲巴洛克风格塑造的，抑或
是他曾经亲眼所见的场景。雍正皇帝坚持应
该给画中人物“穿上衣服”。1735年末，雍
正皇帝驾崩，郎世宁将修改了的《百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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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Sotheby’s Fine Chinese Ceramic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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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郎世宁的精神主张，尤
其是对乾隆皇帝的启发，没
有什么作品比画中画——《
是一是二图》表达得更明

显。 



呈给新登基的乾隆皇帝，乾隆皇帝赞赏不
已。此后不久，郎世宁被任命为皇帝的首席
画师。

另外一幅至少由郎世宁起笔的卷轴画是
《乾隆帝后妃嫔图卷》。“朋友之间就是要
分享各自的灵魂，领会对方的精神，并融入
自己的精神，将二人的精神合二为一，将两
人融为一体。”（圣埃尔雷得，出自安布罗
斯，第58页）。”

这幅画的创作过程贯穿了乾隆皇帝34
年的统治史，画卷从右至左展开，人物温柔
祥和。乾隆对自己的妃嫔及统治内心无比自
豪，于是给这幅画起名为《心写治平图》。
从画上的印章，我们了解到，乾隆皇帝晚年
退位后，经常打开这幅画，沉思自己的一生
及诸位嫔妃。郎世宁给画中人物注入了一种

宁静，这种宁静肯定了乾隆的心灵和思想，
他的爱妃、自然、野兽，无一不凝聚了这种
宁静的力量，他用这种方式提升了读者皇帝
的观感，使其洞察到爱背后神性的存在。

和卓夫人：香妃

有一位妃子似乎格外受乾隆皇帝宠爱，
也是郎世宁及一众弟子笔下的常客。她就是
容妃，又名香妃、霍卓氏（和卓氏）。为

了纪念香妃，皇帝至少命人画了四幅香妃
衣冠像，即“为死者画的像（买太公）”，
描述了香妃的异域风情及异族配饰（苏富
比，1952）。下面展示的这幅画是郎世宁
1722年的作品。香妃初次入宫，被册封为“
容妃”，次年乾隆皇帝登基（米华健，1994
）。在来京路上，她日日在骆驼奶中沐浴，
目的是使身体散发一种令皇帝欲罢不能的奇
香。郎世宁入宫以后，他一定听说过和卓氏
如何思念回鹘故土及人民的故事。皇帝命人
为其修建了一座花园，甚至还在她的窗户外
修建了一座清真寺，一小片绿洲和一个回民
街。皇帝曾问她还想要什么，她回答说只想
要死。一直到1766年香妃过世，她都是乾隆
皇帝最爱的妃子。

创造回忆

我们能记住什么，如何记忆，能回想起
什么，这些对皇帝而言尤其重要。比郎世宁
早一个世纪的利玛窦或许正是受到伊格内修
斯精神修炼的启发，在中国创造了一种复杂
的保存记忆的方法，他称之为“记忆宫殿”
。人们可以借助这种方法独自一人或最好与
朋友一同追忆往昔（可能会有一些由想象力
产生的小的出入）。这也是郎世宁在描绘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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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宴饮及其他庆祝活动时做的，他用栩栩
如生的笔法详细再现了那些场景，于是炙烤
的阵阵烟气、乐器的此起彼伏以及人们的欢
声笑语似乎都从绢本中一一浮现。
郎世宁可以借助各种层次的细节描绘，引导
皇帝或任何读者自由地出入场景。他于1738

年创作了一副描绘中国新年的画作——《弘
历雪景行乐图》，当时的他更多地采用了欧
洲绘画技巧。这幅作品描绘了一幅田园般祥
和的景色，大人们悠闲地在宫苑赏雪，孩子
们纵情玩雪，雪花或融化在他们的指尖，或
飘落在树上（维多利亚博物馆，ymy3010）
。郎世宁非常善于捕捉当下的快乐，透过郎
世宁的画，皇帝可以追忆曾经那些美好的事
物：孩童的快乐嬉戏，妃嫔的优雅娴熟，雪
花的晶莹剔透、纯洁无瑕。
乾隆皇帝不仅喜欢打猎，还喜欢用绘画的形
式将狩猎场景记录下来。他命人在圆明园和
承德避暑山庄建造了狩猎场及蒙古包。1754
年，乾隆皇帝设宴欢迎来京寻求庇护的蒙古
族首领。从故宫博物院的历史记载中，我们
得知这场宴会发生在承德避暑山庄的万树
园。郎世宁在自己的《万树园赐宴图》中，
准确地描绘了皇帝骄傲的一面，他身着青金
石蓝长袍，盘腿坐在红衣太监抬着的肩舆
上，四周有许多王公贵族、文武大臣、蒙古
将士跪在地上迎候。

感恩“精神之礼”

乾隆皇帝曾设宴为郎世宁庆祝70大

寿。“祝寿活动发生在圆明园，皇帝赐给郎
世宁‘头等绢6匹、朝服1领、玛瑙项饰1环’
。”回程路上由乐师、官员和士兵组成了庞
大的随行队伍，“好不热闹”，这场提前计
划的庆祝活动非常顺利地结束了（麦克道
尔，2015）。

晚年的皇帝开始把自己当做合作者，
在郎世宁的帮助下，他完成了一幅自画像，
把自己变成了画作的一部分。那是一个飘雪
的冬日，皇帝正坐在书房的暖炕上看书，白
色宣纸在黑色墨迹的映衬下仿若白雪。1763
年，乾隆皇帝画了一幅画，但由于他信心不
足，他令郎世宁帮他完成人物的部分。这幅
画展示了乾隆皇帝高超的画技，然而他却非
常自谦，把荣誉让给了郎世宁，这是一次艺
术与精神方面的成长，是两人精神友谊结出
的硕果（故宫博物院，故237286）。

双重递归，画中画

有关郎世宁的精神主张，尤其是对乾
隆皇帝的启发，没有什么作品比画中画——
《是一是二图》表达得更明显了（司徒
安，1997，39-43页；拉赫曼，1996，736-
744页；李启乐，2012，25-46页；罗友枝、
罗森，205，283页）。这类以乾隆皇帝为对
象的绢本“画中画”一共有四副，郎世宁至
少对其中两幅起到了启发及指导作用。在其
中一幅名为《是一是二图》的画中，乾隆皇
帝正在书房工作与沉思，墙上挂着他本人的
肖像画。这一刻的神圣本质在皇帝对奉茶小
童的凝视以及周围象征性事物上得到了增
强，例如，古老的青铜嘉量，15世纪初制成
的盛水用的蓝白瓷觚（张）。这些象征着皇
帝至高无上的权威及神性的人格化。

我们还可以从佛教反观的角度，或
基督教“两性论”的角度进行解读（李启
乐，2012，25-46页）。郎世宁也许早就认识
到在皇帝眼中人性、神性结合的重要性。这
一点耶稣会士迭戈·德·潘多哈（庞迪我）
也曾提到，他是第一批来京侍奉皇帝的耶稣
会士(拉莫斯,私人交流，2019年2月9日)。庞
迪我曾经以骄傲的口吻在《七克》中阐释了
基督教“两性论”和佛教反观论的关系（庞
迪我，叶农编，8-9页，19；拉莫斯，2018
）。皇帝更是用自己的题词印证了这种关
系：“是一是二，不即不离。儒可墨可，何
虑何思。”（巫鸿，1996，235页）。墨家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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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or Two. Double portrait of the Qianlong 
emperor.  



崇的“兼爱”与西班牙语的“明爱”意思很
相近，有时也可表示为普世的大爱或良治。

结论

郎世宁用自己的笔触创造了一幅幅视觉
意象，深入帝国的核心，探究深层次的存在
问题。他的作品似乎是一面镜子，透过它，
我们可以了解康雍乾三位皇帝的日常及政治
生活。这三位皇帝不仅希望扩张自己的地理
疆土，更希望自己的野心得到智慧及美学上
的肯定。作为回报，他们得到了郎世宁及其
耶稣会同伴赠与的精神礼物，即对人类境遇
的普世性理解：对上帝赋予的简单的生之喜
悦的感恩，对只有上帝才能平息的对死亡、
失去和拒绝的恐惧。

•

米歇尔·莫普·安德森（安凯福夫人）
北京中国学中心

Translated by 翻译: Liang Yang 梁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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